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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形式书写治沙历程

近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内蒙古文联、鄂尔多
斯市文联主办的肖睿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生命歌》作
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内蒙古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海山，鄂尔多斯市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赵慧洁，远方出版社总编辑孟庆微，以及10余
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库布其生命歌》由远方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全景
式记录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与
会专家认为，该书既是一曲献给库布其治沙历程和治
沙群体的深情赞歌，也表达了作家对沙漠治理及其历
史进程的冷静思考。作者长期实地走访调研，生动还原
了这片沙漠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艰辛历程，
以细腻鲜活的细节将当地生态变迁、历史传统与人文
风情融为一体，让宏大题材兼具扎实的文学质感与真
挚的情感温度。 （杨茹涵）

专家研讨诗集《江河大地》

由中国诗歌学会、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江河大
地》——吴茂盛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及胡丘陵、吴思敬、刘琼、
树才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诗歌
学会会长王山主持。

《江河大地》是诗人吴茂盛创作40年的诗歌选集，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与会专家认为，吴茂盛善
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借此展示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朴素的意象和自然纯净的诗行抒写浓烈的人性之
美。其诗歌文本意蕴丰厚，将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地域

性的文化深耕与宏大的民族叙事融为一体，呈现出生
命共同体意识、生态与文明的思考、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等多元维度。 （张昊月）

展现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

4月15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花城出版社主办
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智造——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国务
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李寿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
研究室主任徐东华、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宾杰、该书
作者朱建华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
《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

《南方智造》精选版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
2025年第9期，全文版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近期出
版。与会专家认为，该书聚焦新质生产力，以南方制造
业为样本，书写领军企业的创新突围之路，真实展现了
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壮阔历程，兼具报
告的真实性、文学的感染力与时代的思想性，为新时代
工业题材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罗建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敖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4月20日在
重庆逝世，享年89岁。

敖忠，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59年开始发
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管窥
集——文艺理论与批评》《灯火集——文艺短评与
随笔》《鲁迅散论》《鲁迅文论导读》《普通文章写
作》等。曾获重庆文学奖、重庆市政府优秀社科成
果奖等。

敖忠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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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新概念的生成，归根结底是面对新的
实践，“语言的困惑”使得已有的概念工具
已经无法进行有效解释。所以，新的概念
或是对新实践的概括，或是基于对现状反
思而寄托的新期待。“大文学观”的提出，
可以说上述两种情况兼有。这可以从其两
种读法展开讨论，即“‘大文学’观”和“大

‘文学观’”。这并不是语言游戏。作为一种
“前缀型”（在传统“文学观”这一语词前用
“大”进行修饰）概念创构，其含义也应根
据基本语素的排列顺序展开分析。这是进
入研究首先应当厘清的工作。

“‘大文学’观”是对当下文
学现场的回应

“‘大文学’观”，即用一种“更大”的视
野来审视“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
追问哪些创作实践正在进入“文学”，或扩
展了“文学”的边界。朱自清在《什么是文
学？》一文中就提到：“什么是文学？大家愿
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却都不
能成为定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
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
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这充分说
明，“文学”并非一个先验固定的范畴，它
的边界总是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而被不
断改写。

一方面，“大文学”意味着基于已有
文学实践，对新出现的文学形态进行有
效观照。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
大功绩，是将传统的“俗文学”（小说、戏
曲、民间说唱等）纳入正统文学范畴，那
么今天所谓的“大文学”视野，则试图对
互联网空间里更为庞杂的创作进行发现
与接纳。除了已被“正名”的“网络文学”
外，还包括社交媒体上的素人叙事（微博
超话故事、小红书笔记体散文）、轻量化
短文体（公众号“软文”、豆瓣广播中的微
型小说）、参与式社区文本（知乎问答体
叙事、弹幕和留言中的即兴创作）等。对
新的文学形态的发现与收编，本质上还
是对众多创作群体的承认。这也可以更
好地理解，为什么“大文学观”的讨论，是
在“新大众文艺”讨论过程中生成的，这
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民大众创作主
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对文学写作和传播
媒介发生巨变的及时反应。

另一方面，“大文学”还意味着，在新
媒体时代，我们需要以“文学+”的眼光来
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方式。在以往，区分
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之一，是文本建构是
否以文字符号为核心载体。当下，视听媒

介高度发展，基于文字符号的创作或阅
读，已不再处于文艺传播与接受格局的

“风暴眼”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重
要，因为讲好故事、善于表达，一直是文艺
的重要追求。例如，在电影中，受众固然关
注导演风格、演员演技或视觉修辞，但它
的“基本盘”仍是编剧所写的故事。可以
说，在今天的“大文学”格局中，基于文字
符号的创作依然构成其他艺术类型的重
要基底，如短视频的文案、微短剧的剧本、
脱口秀的台词、游戏中的叙事设计等。这
些艺术类型当然不是“文学”，但却与“文
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传统以文字
符号呈现的文学，延伸出“文学+”的存在
形态。这并非简单的“文学性的扩散”，而
是在媒介技术、艺术生产、传播结构与文
艺接受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语境下，理解
文学存在方式的应有视角。

“大‘文学观’”中的重要寄托

如果说“‘大文学’观”是对变动中的文
学现场的概念归纳，那么“大‘文学观’”则
寄托着理想，这一理想是具有未来性的。在
此读法中，“大”是对“文学观”的修饰。“尚
大”本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
无论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
还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大”
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之多、体量之巨或规模
之宏，它还有一层形而上的含义，即包容广
博、生生不息。《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
更清楚地说明，刘勰论“文”的起点，就不是
一种狭义的文体技巧，而是把“文”放在天
地生成与人文秩序中来把握。那么，“大‘文
学观’”中的理想寄托是什么？或许可以理
解为，期望文学能够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
立起内在而紧密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
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
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
挣扎。”文学要同社会生活建立起内在而
紧密的联系，关键就在于它能否真正进入

“具体的人”的生命世界。“具体的人”，既
是“人民”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化，也是对
抽象、空洞的“人”的超越。“具体的人”究
竟是谁？他们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人”，带
着日常的烟火气，有着朴素的愿望与烦
恼。因其“具体”，所以“真实”，所以他们也
是历史进程中“时代里的人”，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的风
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具体的

人”的书写，才能真正把社会生活转化为
可感可知的艺术内容。因为让读者读有所
感、读有所思、读有所动的，往往不是某种
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生命经验中所呈现
出来的情感张力与精神境界。文学只有写
出“具体的人”，写出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
中去爱、去痛、去追求、去奋斗、去承受，才
能使社会生活获得感性的形式，也才能真
正激发读者的共情共鸣。

故此，“大‘文学观’”之所以“大”，正
在于它要求文学不断向生活的深处打开，
将人民的现实处境、情感经验与精神活动
纳入文学表现之中。不过，强调文学回到
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直接等同于生
活记录。生活要真正进入文学，还必须经
过形式建构和艺术提炼。正因如此，“生
活”与“虚构”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相互牵
引、相互生成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运动，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发展
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创
作，洪子诚曾提出“一本书作家”的概括。
其所揭示的，是当时一批作家在写作上较
多依赖既有生活积累和切身经验，而相对
缺乏虚构能力与艺术构型能力，“生活素
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
便成为另一难题”，所以这些作家往往就
只有一本代表作。今天回过头看，1980年
代以来“纯文学”的发展，恰恰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文学创作中对于虚构、叙述和形
式的自觉，提升了文学处理经验、组织现
实的能力。当然，“大‘文学观’”并不是退
回到对生活的朴素依赖，也不宜停留于形
式自足的文学观念之中，而应当在吸收

“纯文学”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基础上，更高
层次地回到生活本身，最终在审美创造中
实现历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大文学观”的可实践性

“‘大文学’观”与“大‘文学观’”，统一于
“大文学观”这一概念之下。二者生动体现了
当下文艺现场中“普及—提高”的辩证运动。

“大文学”是数字时代人民文化素养提升后
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而“大‘文学
观’”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
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学经典。二者
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套话语：没有文学活动
的大范围扩展，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
升；没有价值理想与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
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因
此，“大文学观”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推动

“‘大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也就是推
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由类型繁

荣走向经典生成。
那么，“大文学观”是可能的吗？《2025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
年网络文学作品为4583.7万部，较2024
年新增418.6万部。面对如此海量的作品，
我们怎样展开有效的批评，找到那些真正
代表这个时代思想高度与深度的作品？与
此同时，“大‘文学观’”中对“生活”的强
调，在今天也遭遇新的理论挑战。当下，社
会分工日益细密，写作者是否仍然能够有
效突破自身经验边界，进入他者的生活世
界？其次，在文学接受日益平台化、社区化
的当下，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经验是否仍
然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进一步说，当公
共生活本身越来越被算法切割、被兴趣社
群分流时，所谓“共同的社会生活”，是否
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这些问题都说
明，今天重新申说“生活”与“人民”，已经
不能停留在朴素的现实主义信念上，而必
须正面回应新的技术条件和经验条件。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1930年的
《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他指出：“若是大
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
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
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鲁迅揭示了文艺
大众化需要文学内部力量与政治外部条
件的相互作用，这一见解十分深刻。这里
的“政治之力”，不妨理解为社会整体性文
化氛围的营造、良性的文艺制度的建构，
以及先进的创作“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例如，王计兵通过诗歌，让我们“笨拙地爱
着这个世界”，感受到“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那般的生命力与
震撼。这里的共鸣，超越职业，而唤起读诗
者对生活的赤诚。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王计
兵本人的“文学之路”和“被发现的过程”，
这背后既离不开当代中国基层文艺传统
的滋养，也离不开互联网强大的传播效
能。当下，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而“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在今年2月1日正
式施行。鲁迅当年的“提示”，正在逐步实
现和向前推进。就此而言，“大文学观”是
可能的，而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耐心地让
制度、技术、艺术与人心在时间的淘洗中
不断磨合，让“政治之力”与“文学之心”持
续对话、相互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
年项目“‘译丛’与新中国初期世界文论知
识的中国建构（1949—1965）”（项目编号：
2024EWY001）的阶段性成果］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文学创作
的重要源头。而且，历史就是过去的现
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二者难解难
分。因此，一个作家，无论是喜欢写历史
题材，还是喜欢写现实题材，都是值得鼓
励的。题材本身也不会天然地决定着作
品的质量。

然而，在散文创作领域，我们还是要
警惕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作者扎堆以古代
名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描述其生平际遇
的颠簸起伏，寻找其遍布典籍的逸闻轶
事，偶尔还进行一番貌似很有逻辑的推理
判断。还有的作者将文人的名篇不加节
制地引用，一一对其进行诠释、注疏，然后
凑成自己的一篇篇散文。可是，仔细阅读
这些作品，作者既没有向我们提供新鲜的
史料，也没有呈现他对于这些史实的独特
认知，更加无法提供对当下现实的启示。
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有作者对于旧有材料
的重新归置。扎堆去写这些文字并无风
致、思想并无启迪的散文，这是非常令人
遗憾的！

很多人写不好历史名人题材散文，有
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
因是，我们对历史名人所处的处境没有深
刻的理解，更无法以穿透古今的思想力去
深入挖掘这些历史内容的当代性。因此，
很多写作者就会陷入故纸堆中无法自拔，
只能东摘一点、西抄一段，最终搞成了资
料汇编。实际上，要想写好这类作品，需
要写作者真正做到博古通今。“博古”才能
了解历史名人的生活与当时社会情境之
间的紧密互动关系；“通今”才能挖掘出历
史名人与当下精神需求的隐秘关联，使古
人的命运成为今人可触可感的镜鉴。缺
乏这种双重视角的写作者，往往只能在表
面打转，用华丽的辞藻包裹平庸的见解，
用泛滥的抒情掩盖思想的贫瘠。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奉劝很多
功力不足的写作者：别扎堆写历史名人题
材散文了！文贵在真诚，贵在独特，贵在
能给人以新知。如果写历史名人、历史题材不能写出新意、
写出深度、写出与当下的真切联系，那么不妨将目光收回身
边的现实。写写你所生活的城市的多样变迁，写写你在某
个场合观察到的感人细节，写写身边人之间那些未曾说出
口的情感……这些来自真实生活的表达，往往比那些隔空
抒情的“伪历史散文”更能打动人心。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我们不断锻炼自己发
现细节、发现美的能力，提升自己通过“一花”看到“一世界”
的能力。与此同时，在直面现实的书写中，我们也在锤炼一
种更为珍贵的本领——那就是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学表达
的能力，将个人感悟升华为公共关怀的自觉。当我们获得
了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总体认知，再返回来看待历史中的
人与事，或许会“别有一番风味”。

因此，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名人题材的散文创
作。相反，我期待看到更多真正有思想深度、有独特视角、
有现实关怀的历史书写。我只是想提醒那些一窝蜂涌入
这个领域的写作者：不妨先从身边写起，从此刻写起。毕
竟，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无数值
得书写的故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者，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用自己的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一
份真实而动人的记录。这，同样是为后来者提供生动的历
史素材。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

推动推动“‘“‘大文学大文学’’观观””走向走向““大大‘‘文学观文学观’”’”
□汪一辰

““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可以作可以作“‘“‘大文学大文学’’观观””与与““大大‘‘文学观文学观’”’”两种理解两种理解。。前者指向文学边界的扩容前者指向文学边界的扩容，，是数字时代人民文是数字时代人民文

化素养提升后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化素养提升后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后者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

世的文学经典世的文学经典。。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文学活动的大范围扩展没有文学活动的大范围扩展，，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升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升；；没有价值理想与没有价值理想与

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因此因此，，““大文学观大文学观””的任务的任务，，可以概括为可以概括为，，推动推动“‘“‘大大

文学文学’’观观””走向走向““大大‘‘文学观文学观’”’”，，也就是推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也就是推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由类型繁荣走向经典生成由类型繁荣走向经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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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日前，由海
峡出版发行集团、人民出版社、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福建省文联主办的长篇报告文
学《光荣亭——来自才溪基层社会治理的
故事》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以视频形式致辞。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福建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一级巡视员陈添贵，福建省文联党
组成员、省作协副主席林秀美，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总编辑陈远，龙岩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福民和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吴义勤表示，《光荣亭》题材独特、主
题鲜明，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性和人民性。
全书文风朴实、细节真实，作者以理性和
感性交织的温情笔触描绘日常，让读者深
切感受到警民同心的鱼水深情，体会到基

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彰显了“枫桥经验”
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作家叶淑平的长篇报告文学《光荣
亭》以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上杭才溪
派出所为叙事蓝本，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题，展现了

“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的基层治理
新范式。

与会专家认为，《光荣亭》通过一个派
出所的故事，深刻回答了红色基因何以在
新时代绽放光芒、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在红
土地生根结果的重大命题，为理解“中国
之治”的基层密码提供了生动样本。叶淑
平表示，这段经历让自己深切体会到深入
基层调查的力量，未来将努力写出更多更
好的作品。

《光荣亭》记述基层治理创新故事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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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教鹤然） 4月18日，
由诗刊社、北京文学期刊中心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北京平谷梨树沟首届梨花
季在平谷举行。活动以“春到梨树沟”
为主题，“人民艺术家”王蒙出席并致
辞，诗刊社主编李少君线上致辞。北京
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师力斌和来自高校
的1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数十位中小
学教育工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研学机
构代表参加活动。

王蒙回忆说，自己与平谷的缘分
自1996年开始。在黄松峪乡刁窝村，
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和大
量的诗歌、散文、随笔作品，还翻译了
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此次故地重游
恰如重访旧友，在此谈读书、谈诗，是
特别值得高兴的事。他认为，新媒体的
发展使我们获得信息更方便和快速，
但人类的灵魂依然需要深度。通过阅
读，我们能够真正获得有启发、有认识
的鼓舞与欢欣。

朗诵会上，多位艺术家朗诵了经典
诗作与当代诗歌新作，充分展现了春日
的美好与梨乡的风情。在当天举行的

“诗歌与教育”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学者谈到，诗歌是承载美育使命的重要
载体，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感知、情感
与想象力。要坚持推进诗歌教育，为孩
子们的灵魂注入诗的力与美。

活动期间，诗刊社、北京文学期刊
中心向平谷四中的学生赠送了最新出
版的《诗刊》《北京文学》《东方少年》
《北京纪事》等杂志。

本报讯 由山西省作协和山西出版传
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张瑞玑传》研讨会近
日在山西太原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李一鸣以书面形式致辞。山西省作协主席
李骏虎，《传记文学》主编斯日古楞，山西出版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胡彦威，
山西省评协主席杜学文等1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研讨。

李一鸣谈到，《张瑞玑传》以厚重的史
料、严谨的笔法与深沉的情怀生动还原了
晚清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对新

时代传记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启示性。
张瑞玑出生于山西，一生不仅在辛亥

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中作出积极贡献，还
在藏书、诗文创作与地方文献保护等领域
深耕不辍，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会专
家学者认为，卫洪平创作的《张瑞玑传》秉
持“以史料立传、以真心著文”的治学态度，
引用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不仅为还原历
史细节、丰富人物研究提供了坚实依据，也
对深化山西地方文史研究、丰富中国近代
历史人物研究体系作出了学术贡献。

《张瑞玑传》研讨会在山西举行


